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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羊狼狼

在广西天峨县，有一座名叫向阳的古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批批外来人到古镇
创业谋生。他们无私奉献，在广大农村、龙滩水
电工程以及地方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积
极贡献。然而，古镇只是美丽广西的一个缩影，
每个地方都有那些远离故乡的外来人，他们把
青春和热血抛洒在艰苦创业的地方，薪火相传、
不遗余力打造美丽广西。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
美丽广西做出贡献的外来人。 ——题记

落日金晖透过玻璃窗爬上三人的脸庞。
岁月与记忆，在咔哒咔哒的轨道声中飞跃，

透过他们被苦难揉浊的双眼，奔向一望无际麦
浪翻腾的原野。暮色苍苍的容颜，透着铜色的
光芒，月光浸染的光华，渗进发丝，在重拾记忆
的季节，悄无声息地飘落，覆盖在头上，他们早
已两鬓斑白。

在火车上，终于聚齐了。
朝着家乡的土地，心里惦念着，一个美丽的

南方女子。
河流，女子的明眸在流动；青山，女子娇柔

的身姿在舒展；还有那随风舞动的轻纱薄雾，洗
涤艰辛与疲劳。这个女子，是他们共同的恋人，
为了她，他们付出的心血，流成红色的河流，他
们勤劳的足迹，是献给她最动人的亲吻。他们
把青春和生命换成了赌注，一辈子陷入对她的
深深依恋之中。

远在北国，心系南方。回家的路途如此漫
长，漫长得像刻骨铭心的记忆，与她同甘共苦的
忧伤。

融入，是疼痛的历程。他们记忆里的悲伤，
凝聚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叫老鹰。

这一次，他缺席了，在那空荡荡的位置上
……

一

人流，奔跑着涌向列车。
“从窗户进！”
这仿佛就是命令，母亲双手扣死火车窗沿，

努力阻挡奔涌的人流。很显然，一个巨大的包
袱撞上了母亲的腰间，母亲的一只手被撞脱，另
一只手仍旧死死地扣在窗沿上。父亲那青筋暴
露的双手，抓住母亲的双脚，用力向上托。母
亲，像一只娇小的白鹤，从窗户飞进了车里。

一个包，两个包。母亲接住从窗外飞来的
行李，然后去拉父亲的那双粗壮的手臂。好不
容易才从车窗里挤进来的父亲说道：“麻烦挪
挪，谢谢！”

列车，启动。像孩子离开母体，家乡的土地
正在一点点远离。

一棵白杨树飞过，又一棵白杨树飞过，直到
模糊成一片，只有火车，永恒地发出咔哒咔哒
声。田野、村庄，一望无际；河流、炊烟，飘向远
方。家乡的影像，正在镌刻着父亲的记忆；家乡
的味道，被列车的速度带向记忆的深渊。

有的逝去，有的又来，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都在父亲的眼眸里。

父亲把母亲拥在怀里，赶车的心跳，连同新
的希望，都随着火车的节奏：咔哒、咔哒……

三天三夜，期盼中漫长的时间，在日月星
辰、雾雨晴天中逝去，土丘、高坡、大山，父亲走
进了生命中的第二故乡。

“还剩多少？”
“五十。”
父亲说完，把身上唯一仅有的五十元塞给

母亲，叮嘱她到古镇后去找舅舅。母亲点点
头。父亲把母亲送上一辆军绿色的大卡车。卡
车开走时，母亲从车舱口两扇绿色的篷布间探
出头来，眼里满是孤独。

父亲的手停在半空中好久，直至车子消失
在视野中。

在金城江分的手，父亲去了环江修铁路，母
亲去了我的家乡向阳古镇插队。

钢钎、铁锹、羊角锤，簸箕、推车、肩头带。
铁锤撞击着钢钎，羊角尖深深嵌入石缝中，一曲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战歌，在叮叮当当的交
响乐中唱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捡着最
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干。铺沙路，安铁轨，点炸
药，隆隆的炮声震彻山谷。钢钎击打着岩石，闪
闪的火星，照亮祖国的希望，点燃民族自强的精
神。

没有战鼓的战场，却一路高歌猛进，黑色的
铁路跟着战旗穿隧道、越峡谷，在山岭间穿越，
在悬崖上飞翔。我的父亲，和他的战友用一双
双钢铁般的手，硬生生扒出一条广西通往贵州
的铁路。

夜色沉寂，时明时暗的灯火在山间闪烁，虫
子的鸣叫带着黑夜的孤独爬上每个人的心间。
在空地上，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围坐一团。中间，
没有篝火，只有一个小锅，锅里是半锅糯米饭。

“谁要能一口气吃完，明天再奖励一锅！”
当营长说话时，大家发出愉快的笑声并鼓

掌。
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始终没有人敢站

出来。父亲见状站了起来，走向那口锅。
“路都修了，还怕这软饭？”父亲一口气吃了

那锅饭。后来父亲当上了排长。从此，他仿佛
周身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事事都带头，样样抢着
干。

岁月，拉长了思念的影子。父亲收到了母
亲的来信，他流泪了。

母亲在古镇上生活极为艰难。插队后，不
知道插秧要弓着腰，别人站在田里插，她却拿着
小凳子要坐在田里插秧，引来妇女们的哄笑，一
天下来歪歪扭扭插不了一分地，气得队长大喊：

“扣工分，扣工分！”
母亲哭了，在字里行间流着悲伤的眼泪。

一枚小小的邮票，将母亲所有的倾诉邮给了父
亲，也邮给了他无尽的思念与期盼。父亲也哭
了，他的承诺和担当，在现实面前柔弱而无
力，无奈像个巨大的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
来。

深夜，父亲削铅笔的手在颤抖。他把安慰
浓缩成几行简易的文字，托人投进绿邮箱。

日子在艰难中蠕动，爬在父亲母亲的备受
煎熬的思念上，爬在每一根脆弱的神经上，像揭
开疼痛的伤疤，一点，一点……

后来，父亲来到母亲的身边。母亲丢下禾
苗，来不及扯掉腿上那条贪婪的蚂蟥，急匆匆奔
向父亲。

煤油灯苗，摇曳，跳动。父亲和母亲看着一
碗热气腾腾的素菜饺子。

橘色的灯火映照在他们的脸庞，父亲母亲
用目光交流，在柔和的橘色灯光下。

母亲把饺子推给父亲说：“吃吧！”
父亲把饺子推回来：“你吃！”
父亲母亲的眼眸里，晶莹闪烁。
修完铁路后，父亲在古镇上当起了民间兽

医。那时瘟疫流行，农家养的猪一批批死掉，损
失惨重。父亲急了，可是没有兽医专业知识怎
么办？从那时起，我家的灯总是鸡鸣亮起，深夜
熄灭。

隔着蚊帐，我能听到煤油灯咝咝的声音，凳
子偶尔发出咯吱的响声，烟嘴也时而响起轻微
的吧吧声。

翻书，那是一本发黄的兽医药理知识书籍；
钢笔，在纸上跳着轻盈的舞蹈，而父亲却专注地
看着那些翩翩起舞的文字，直至晨曦中东方泛
起鱼肚白。

父亲终于有了一次外出学习的机会，他以
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洛东农校（现河池农校的
前身），进修三个月。从此，他成了兽医战线上
真正的战士。

父亲对自己的工作毫无怨言，随叫随到。
他那永远改不了的耿直、急躁的性格，仿佛是当
年修筑铁路时造就的。

一天中午，父亲正在吃午饭。这时，一个老
农跌跌撞撞地闯进来。

“老杨，快帮我家猪看看！”
“噌”父亲立马起身，提上挎包出门去。
母亲喊了一声，吃完饭再去吧。没有回应，

父亲早就走远。
父亲似乎已经把兽医工作当做了天职。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上级规定，出诊可以收出诊
费，以解决兽医工作人员工资低的问题。可是，
父亲从来没收过群众一分出诊费，甚至还把药
钱贴了进去，一辈子都这样。

有的人背地里嘲笑父亲傻，让母亲听到
了。母亲回到家，和父亲大吵了一场。那天，母
亲哭了，哭得很伤心，母亲的情绪像泄了闸的洪
水朝父亲奔去。

“见不见，人家全当你是傻子！出诊不收
费，人家背地里嘲笑你咧，北方佬就是笨！活
该！”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泪奔流，随着话语狂
奔。

“你看看现在的家像个什么样？要什么没
什么，穷得叮当响。我去做生意，还不是为了补
贴家用，供仔读书？你倒好，讲我是资本主义，
不让我去。这下好了，上级同意收出诊费，你不
但不收，还发什么同情心，回来自己贴钱，这个
日子怎么过啊！”

听着母亲的话，父亲也急了，“噌”的站了起
来，甩出一嗓子：“我是党员！”

“党员就该挨饿受苦？”母亲打着哭腔抢白
道。

父亲没有回答，只闷闷地抽着烟。空气凝
固得厉害，烟袅袅升起在半空中，弥散开来。

突然，父亲脸色煞白，豆大的汗珠密密地从
他额头上渗出来，他一手捂着肚子，慢慢蹲在地
上。母亲被父亲这突如其来的状态吓得不知所
措，眼泪瞬间停止了流动，跑过来拉起父亲。

母亲捋了捋掉落在额头上的头发，喊到：
“快，快去叫你包叔叔！”

那天，我们谁也没吃饭，父亲躺在医院里打
着点滴，我的肚子咕咕地叫唤。

父亲的老胃病最严重的时候吐过血，而他
所能做的，一边吃药，一边进村入屯打疫苗，给
禽畜看病。

父亲干了一辈子工作，成了技术能手，法庭
判决牛马等牲畜归属的时候，常常请父亲出
山。他为法庭提供了准确的牲口年龄和特征，
每次都那么准确，为法庭判决提供了科学的依
据。

富裕了的农家，在瓜果成熟的季节，总不忘
记捎上一些给父亲尝尝鲜，父亲总是推托，来人
总是很生气地说，不收以后不来了。把瓜果丢
下就走，还回头笑笑。

一天夜里，我家的门砰砰响起，来人气喘吁
吁地说：“杨叔，麻烦你走一趟，我爸快不行了，
他要见你！”

等父亲赶到距离家几十里远的牛场村时，
逝者的笑容瞬间从眼睛滑向嘴角，凝固在惨白
的脸庞。

原来，十多年前，父亲给他家出诊时候，贴
了十五元的医药费，而他至死也记在心上。

我的父亲，满眼泪花！

二

从遥远的地方来，金龙操着浓重的黑龙江
口音。一米八的大高个，身材略微胖，性格豪
爽，声如洪钟，他是父亲的挚友。

金龙是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名字带着美
丽的梦想和愿望。龙滩，老一辈人的梦想，他继
承了父亲的遗志，随部队勘探龙滩。

滔滔不息的河流，仿佛是与父亲临别时奔
涌的泪花。河风梳理着岁月浸染的头发，浪花
翻腾时光的影子，金龙坐在巨石上追溯远去的
记忆：他父亲倒在他怀里时，一只手慢慢举起，
仿佛看到了什么，又似乎想要说着什么。

他看到了熟悉的影像在眼前飞过。那一
幕，他意气风发地站在龙滩旧址旁，他是多么年
轻，白衬衣，军绿裤，他踌躇满志，在战场上，打
一场愉快的重大工程建设的战役，他是多么的
自豪。那一幕，秋月明晃晃照耀着龙滩，他牵着
妻子的手，漫步在河滩上，他停下来抚摸着妻子
微微隆起的肚子，说：“这里是龙滩，以后他就叫
金龙。一个伟大的工程，是需要几代人前仆后
继才能完成的。”那一幕，他看不清楚，仿佛在云
里雾中行走，找不着路，他的悲伤在龙滩大峡谷
里飞翔，眼看着梦想化成天空金色的落日，只是
黄昏已近，他又能怎样呢？

父亲老去，像尚未燃尽的灰烬，冰冷的身
体，将在回光返照的那一刻，化成一根干柴，点
燃孩子的梦想。

金龙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将耳朵轻轻地
贴在父亲的嘴边，忍着热泪，倾听父亲艰难吃力
挤出的遗言。

“我去当兵！”金龙说出这话时，泪水早已从
他的脸庞迅速地滑落。

父亲笑了，笑得那么从容，仿佛战争胜利，
看到不倒的旌旗在落日的余晖中猎猎飞扬。父
亲轻轻地合上眼，金龙泣不成声。第二年也参
了军。

金龙找到父亲的老首长，老首长含着热泪，
举起酒杯遥祭战友，为金龙进入水电勘察部队
搭桥铺路。1983 年，金龙作为一名勘测员，随
军勘探龙滩。

夕阳下，金龙瞄准了仪器。他举起的大拇
指，与一只眼睛保持同一水平。这只大拇指，是
父亲的遗志，是时刻准备着出发的誓言，是青春
和热血铸就的担当。

“从这里开始！”
他的数据科学而准确，部队行动迅速而快

捷，他们从地面开始向红水河底开挖一条隧道。
在隧道里穿行，金龙听到河流的声音在翻

滚，仿佛桀骜的苍龙在嗷啸。在幽邃的地道下，
阴冷的水滴打在每个战士的身上，跌落在泥水
里，可这里热火朝天。征服龙滩，用战士们的热
血和激情！如今，很少有人知道，龙滩水电工
程，曾经有一条隧道，从河的这头穿过汹涌的红
水河底部到达河的另一头。这条隧道，为龙滩
水电站地质勘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要建造这么一座伟大的工程，谈何容
易。水电部队的官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用誓
言和生命坚守一线的金龙，从大小伙熬成了两
鬓斑白的老人。

如今，雄伟的龙滩水电站拔地而起，高峡出
平湖的壮丽景观，让他热泪纵横。

往事如烟，思绪飞扬。乘着风的翅膀搜寻，
那些苦中有乐的往事飘过历史的天空，在眼前
飞扬。

“龙叔，你是怎么跟我爸认识的？”我转过头
看他时，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滔滔不息河水，以
及一艘嘟嘟远去的机动船。

一丝笑容飞过他的脸庞，仿佛穿越时空隧
道，重新踏入年轻时代，他看起来很愉悦。

“在老向阳认识的，都是北方人，首先找的
他。”金龙说着，也扭过头来看我，很快又扭过头
去，描述起来。

“你爸人好，还给我介绍了对象。”
我知道他说的对象是谁。那时，龙滩沉寂

了，迟迟没有上马修建，结束了金龙和他那一代
人的龙滩梦。耗费了青春和梦想，实现不了父
亲的遗志，金龙郁郁寡欢。直到遇到了我父亲，
孤单的金龙似乎找到了亲兄弟，生活的希望重
新点燃。 （下转第29版）

给河山抹一笔给河山抹一笔色彩色彩
天峨县向阳镇新址。 (杨怀宇 摄）


